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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之

一，后由于反对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被开除党籍，从此以“党

的一个游击小卒”自勉，团结进

步人士，为反蒋、抗日、北平和

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受到毛

泽东的赞扬。

军事统战

彭泽湘 1899年出生于湖

南省岳阳县，1919年考入北京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

间他主编《人民》三日刊并加

入 革 命 组 织“共 产 主 义 者 同

盟”。1921年6月，经共产国际

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介绍，彭

泽湘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

12月经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彭泽湘奉调回

国，不久即担任中共豫陕区委

宣传部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

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1925
年底，他随邓宝珊沿京汉路北

上经保定赴大泽进攻奉系军

阀。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

委书记李大钊留他专职做军

事统战工作。同年四五月间，

他受李大钊委派，前往四川万

县，与军阀杨森谈判，达成杨

森部脱离军阀吴佩孚，编入国

民 革 命 军 序 列 ，并 拟 出 兵 鄂

西，参加北伐等协议。7月，他

又代表北方区委到大泽，对张

伯英（张铸）进行争取工作，促

使 张 返 回 河 南 ，在 郑 州 发 动

革命。

9月，彭泽湘奉调离京赴

鄂 ，出 任 中 共 湖 北 区 区 委 书

记。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的胜利进军，彭泽湘根据中共

中央指示，成功争取唐生智部

接受中共政治领导。1927年5
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

变。唐生智突然右转“分共”，

彭泽湘遂到武昌隐蔽。在李立

三安排下，他再次赴苏联学习。

拜访毛泽东

1930年秋，彭泽湘从苏联

回国后，在中共沪中区委从事

宣传工作。1931年1月，由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

记米夫一手操纵下的中共扩

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不

久 ，中 共 中 央 派 人 通 知 彭 泽

湘：因为你不接受四中全会决

议，违反纪律，决定开除你的

党籍。来人问彭泽湘还有什

么话要向党交代，彭泽湘说：

“我虽已被开除，但我决不进

行分裂党的活动，决不参加托

陈派，今后仍要从事反帝、反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活动，作为

党的一个游击小卒。”

此后一直到1933年秋，彭

泽湘因遭蒋介石通缉，在上海

过 着 地 下 隐 蔽 的 艰 苦 生 活 。

不久便与武汉时期相识、也到

上海避难的国民党左派来往，

从事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

活动，并说服“福建事变”发起

人之一、“第三党”（大革命失

败后由邓演达和谭平山发起

成立的一个政治派别）人士黄

琪翔致函陈铭枢，促成中共与

第十九路军谈判签订《反日反

蒋的初步协定》。在李济深提

议下，彭泽湘担任福建人民革

命政府秘书长。1934年1月，

福建事变失败，彭泽湘再次遭

到 蒋 介 石 通 缉 ，被 迫 逃 往

香港。

1935 年 ，在 香 港 的 章 伯

钧、郭冠杰找到彭泽湘，商量

恢复建立第三党。彭泽湘提

出必须对第三党原来党纲进

行修订，主张建立抗日民主政

权，删除其中攻击中共的全部

内容，行动总方针定为响应中

共“八一宣言”，实行联俄、联

共、抗日、反蒋。他的主张得

到章伯钧、郭冠杰等人一致赞

同。1935年11月，第三党在香

港召开改组大会，彭泽湘当选

为中央常务委员。

1937年春，彭泽湘到北平

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经大

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李锡九的联

络，6月，彭泽湘得以赴延安会

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

人。6月12日，毛泽东致电潘汉

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

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

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

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彭

泽湘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将自

己写给北京大学几位教授的信

托付给他代为传递。

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

1940年秋，彭泽湘因内部

人事不合宣布退出第三党，专

门担任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

深 的 顾 问 ，共 同 开 展 抗 日

斗争。

1948年11月，彭泽湘受民

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委托，专程

从香港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

作。他首先通过山西籍老友、

反蒋的老国民党党员续式甫认

识了傅作义老友侯少白并由其

向傅渗透，傅作义同意通过侯

少白与彭建立联系。与此同

时，彭泽湘还通过老友符定一

（符与毛泽东有师生之谊）与中

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符定一

秘密去石家庄前，彭泽湘于11
月7日、14日接连给毛泽东写了

两封信，托其转交。

1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以

聂荣臻名义致彭泽湘的电报，

对彭泽湘大加赞扬，电文说：

“符老先生带来虞寒两日大示

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

认为某先生（傅作义）既有志

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

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

希转达某先生。”

彭泽湘立即将这个信息迅

速转告了傅作义。不久，傅作

义开始与中共方面谈判。1月

21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月
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彭泽湘被

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

编辑工作。1970年1月20日，彭

泽湘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摘自《党史文苑》2020年

第2期）

·毛峥嵘·“党的游击小卒”彭泽湘

1934 年 彭 泽 湘（后 排 左

一）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同仁在香港

1935年11月13日，为了给

父亲施从滨报仇，施剑翘在天

津刺杀孙传芳，令海内轰动。施

剑翘因此获刑七年，后经各界

努力，于1936年10月得到国民

政府特赦。出狱后，她积极投身

抗战救亡运动中。

“空军的大姐”

出狱后，施剑翘先赴南京

感谢冯玉祥的大力救助，不久

与母亲迁居长沙。抗战爆发后，

施剑翘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

战工作”的信函。张治中对其胆

量和毅力早就有所了解，遂任

命其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

劳组主任。

此后施剑翘奔波于长沙、

重庆等地，为前线抗日将士辛

苦忙碌。她曾一次为八路军募

集100箱医疗用品、15000双布

鞋、15000件棉背心等物资，亲

自送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

1942年，施剑翘发起捐献

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响应，被

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短短

几个月时间，募捐所得金额足

以购买三架新式战斗机，施剑

翘因此受到全体空军指战员的

尊敬，被称为“空军的大姐”。因

劳累，施剑翘一度生病住院，驻

扎重庆的空军将士们，只要有

空，都到医院去看望她。

接受周恩来任务

1938年春武汉空战大捷，

施剑翘代表湖南抗敌后援总

会，带着“扬我国威”锦旗和大

批慰劳品赶到武汉慰问空军，

并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

见到史良和邓颖超。不久，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

接见了施剑翘，对此，她吟

诗纪念道：

群芳无力随风坠，岭上

梅花独自新；战地冰霜红更

艳，雪中先报一枝春。

此后，施剑翘与邓颖超

书信来往不绝，为安全起

见，信中邓颖超化名“肖英”，施

剑翘化名“董瑞飞”。

抗战胜利后，施剑翘迁居

苏州。为解决贫困孩子的失学

之苦，她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小

学，为此，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

祥帮忙。冯玉祥欣然担任学校

董事长，并介绍施剑翘去拜见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向

她传授了办学经验和教育思

想、办学方针，并推荐经验丰富

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教务工

作，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

校谱写了校歌。

1946年初，施剑翘任校长

的私立小学在苏州平江南显子

巷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为

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

士、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学校

取名为“从云小学”。其招收的

绝大多数是贫民子弟，也有部

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学校创办

不久，学生总数就从最初的70
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在苏州办学期间，施剑翘

常去南京探望母亲，那时周恩

来夫妇及董必武等都住在梅园

新村。施剑翘多次拜望他们，不

时受到启迪和教益。1946年国

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

后，其家属受到特务迫害和严

密监视，处境艰难。施剑翘接受

周恩来安排的任务，冒险把500
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家属手中。

史良：为什么不见一见
宋庆龄呢

施剑翘还利用从云小学的

便利条件，积极支持中共地下

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由

陶行知推荐来的孔令宗，其真

实身份是中共苏州县委委员。

1947年秋，他介绍中共苏州地

下党县委书记陆兆书（即卜明）

和陶掌珠（中共无锡县委委员）

来校任教，地下党县委机关从

此就设在从云小学内。1948年，

史良推荐民盟成员金祺（又名

金若年）到从云小学任校务主

任兼教导主任。金祺到校后与

其他盟员一起编印地下刊物

《民工通讯》《光明报》，后来还

设置了秘密电台。为确保安

全，施剑翘特将通过社会关

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

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

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

校门口。

施剑翘既无产业，又无

钱财，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

各地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

而来，时常捉襟见肘。1947
年冬，支持施剑翘办学的董必

武撤回延安，而冯玉祥还在美

国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请

长假休养也使她失去重要帮

手，施剑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

立无援之中。

史良得知其窘境后，向她

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见一见宋

庆龄女士呢？她现在兼任战灾

儿童义养会的主席，你向她呈

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她肯

定会支持你的。”就在此前的

1947年3月，宋庆龄在中国福利

基金会下设立儿童工作组，并

与美国“战灾儿童义养会”合

作，成立“战灾儿童义养会”中

国分会，全国先后共有30多所

学校和儿童团体的5000余名儿

童受到该会资助。

经史良牵线搭桥，施剑翘

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宋庆龄

对施剑翘为贫苦孩子办学的精

神大加赞赏，不仅当即同意从

“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基金中按

月拨款长期资助，还同意担任

从云小学的名誉董事长。

病逝北京

施剑翘的八弟施则凡是国

民党少将，施剑翘凭手足之情，

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

最终促其留在大陆（解放后在

南京解放军步兵学校担任教

员）。施剑翘还和史良一起给阎

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出

一封长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

投明，争取起义。后郭宗汾离开

太原，随傅作义部起义。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

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

起，迎接苏州解放，并先后把两

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军

大。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

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

剑翘当选为代表，随后又当选为

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她

难掩兴奋之情，即兴赋诗道：

惯与松梅友，同契抗严霜；

中空节节直，翘首接碧苍。

1952年，施剑翘将从云小

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并

入公立大儒中心小学。就在这

个时候，她拖延已久的疾病发

作，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后被

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施剑翘

前往五台山光明寺村疗养，并

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不

久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关照

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其间，

她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第二

至五届特邀委员。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因

尿毒症并发心肌衰竭去世，享

年73岁。 （摘自《世纪》2020
年第2期）

·徐锋华·施剑翘“刺孙”之后

施剑翘 宋庆龄（左）与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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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就得找人说说，而那

人也只能是“果粒橙”。

时间是两天以后的中午，

地点就在出租屋的厨房里。

自打把钱放在她这儿，“果

粒橙”就从回龙观往城里跑得

更密了，也不知是想充分利用

“亲人”的特权，还是担心她这

个“亲人”卷款潜逃，所以有必

要频繁进行抽查。对于“果粒

橙”的造访，王亚丽的态度倒是

泰然自若：反正人也在，钱也

在，吃的也在。

那天吃的还是面，原料则

是从“团契”缴获的战利品。王

亚丽站在煤气灶前烧水打鸡

蛋，又在不易被人察觉的前提

下搜刮了些许室友的香油。“果

粒橙”正斜靠着门框，有一搭没

一搭地跟她说话。说黄色段

子，说财务计划，说远大理想。

通常来讲，王亚丽对这种关系

也挺知足：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竟有了天长地久的幻觉。

且说且听，面就熟了，王亚

丽捞给“果粒橙”一碗。“果粒

橙”就那么站着，一阵浩瀚的呼

噜呼噜，片刻抬头，将空碗往前

一递。王亚丽赶紧给他再捞一

碗。如此反复，三大海碗下去。

“面不错，手擀的？”“果粒

橙”问。

“想吃还有。”王亚丽说。

“你当你喂猪呢？”“果粒

橙”摇头，把碗往灶上一撂。

王亚丽卟哧一笑。在潜意

识里，她还在等待着“果粒橙”

的进一步动作。如果说“果粒

橙”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

将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

的速度非常之快——每每刚把

自己塞饱，立刻就拽着王亚丽

奔向卧室的铁架子床。

然而这天却有些怪。“果粒

橙”吃完竟没动窝儿，而是从兜

里掏出一盒烟来，点上一根兀

自抽着。不是说要省钱吗，怎

么又抽上烟了？王亚丽便有些

诧异地斜了“果粒橙”一眼，随

即发现这人的眼神也和往常不

同。平日里那双浑浊、执拗而

又饱含怨气的三角眼变得忧郁

了，迷离了……

在那个瞬间，王亚丽自己

的心思也在恍惚。因此她并不

想询问“果粒橙”在琢磨什么，

她反而难得地涌起了倾诉的愿

望。王亚丽是这么开头的：“面

条没花钱，白来的。”接着就说

起了这段日子的经历。“果粒

橙”啪地一拍巴掌：“王亚丽啊

王亚丽，原说你傻，其实你也不

傻。”又说：“有这好事儿，干吗

不叫上我？”

这就让王亚丽略有落空之

感。她有点儿后悔把那些事儿

说给“果粒橙”听。她的感觉却

像和一个错误的人分享了错误

的秘密。她转身将碗筷放进水

槽，哗啦哗啦洗刷起来，边洗边

嘟囔：“麦子店这地方，尽能碰

上些怪人。”

“这也不稀奇，尤其是麦子

店这种老破小，不是公家分的

就是单位集资盖的，总有些路

子野的人能弄上不止一套，一

套自住，剩下的出租。北京人

讲话，这就叫吃瓦片儿。”“果粒

橙”口气越发笃定，“如果房东

是厚道人，租到这种房子也是

好事儿，电灯瘪了下水道堵了

都有人帮着修。可要是赶上一

个恶房东，那可倒血霉了，人家

会变着花样找麻烦……”

不愧是专业人士，听他这

么一说，王亚丽就醒过味儿来

了。她早就奇怪，一楼的单田

芳虽然平时也不断线儿，但却

每每会在二楼的讲经渐入佳境

之时突然变得震耳欲聋，每每

又在二楼的聚会结束之后销声

匿迹，原来不是赶巧儿，而是处

心积虑，是有的放矢。如此说

来，“团契”的活动也一直都处

在人家的监视之下。那么对于

所谓的“恶房东”，怎么从没见

“团契”的人下去抗议呢？这倒

也不难理解：就那一屋子老弱

病残外加面慈心软的主儿，把

谁派出去能跟人干上一架啊。

“这种人就欠收拾，要是我

非……”王亚丽气呼呼地说。

而这时，她却看到“果粒

橙”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伸出脚

去蹍了，随后抬头“哎”了一

声。这家伙今天真是有点儿

怪，不仅话多，而且那丝稍纵即

逝的忧郁和迷离又从他的眼底

浮现了出来。

“果粒橙”叹口气，接着就

把背包拽到了身前。他拉开书

包外面的一道拉锁，又拉开里

面的一道拉锁，掏出一个长得

有点儿像档案袋的牛皮纸大信

封。信封上印着中介公司的名

称，看起来鼓囊囊沉甸甸的。

他把它递到她手里。王亚丽顺

时针绕开棉绳，将信封捏开一

个小口，便在里面看到了一块

暗红色的砖头。和上次一样，

都是钱。她心里咯噔一声，赶

紧把信封合上，但又忍不住溜

着缝儿往里偷看了一眼。

“别数了，上次四万七，这

次五万九。”“果粒橙”说，“这五

万九千块钱里，包括最近两笔

大单的提成，有三万多，按规定

年底才发，我跟店长把嘴皮子

都快磨破了，硬说老家盖房，总

算让我提前取了；还有两万多，

就是从工资里攒下的了，一个

月只花五百，这些日子也算没

白熬……两回的钱加一块儿，

总就共是……”

“九万六……”

“果粒橙”白她一眼：“多

少？”

“哦不，十万六。”王亚丽便

想起在面包店里，“果粒橙”给

她算过账：开店的前期投入得

十万出头。现在他们就有了十

万出头。但她又颇有些奇怪地

望了望对面的“果粒橙”——钱

不都攒够了吗？宣布这个消息

时，难道不应该是振奋的、豪迈

的吗？然而对面那人就那么靠

门站着，好像腰都塌了，脸上没

有表情。王亚丽又问：“那你说

话算数吧？”

“果粒橙”问：“什么话？”

王亚丽说：“开店就开在麦

子店呀。”

“果粒橙”却两眼一垂：“现

在哪儿想得到这个。”

“你什么意思？”王亚丽眉

毛 一 横 ，“ 你 个 孬 孙 该 不 会

……”

“你傻呀。”“果粒橙”又点

上了一支烟，对着王亚丽说教

起来，“我在原来的公司挣够了

钱还预支了提成，扭过脸来就

自己开店，这在人家看来叫什

么？这叫偷师，还叫戗行。摆

明了跟他们对着干，他们能不

给我下绊儿？所以必须得缓一

段时间，等我跟那边撇清关系，

最好等他们把我忘了才行——

懂不懂？”原来是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王亚丽就懂了。她又举

举大信封：“那这钱……”

“过去放你这儿的先不动，

今天放你这儿的也赶紧存上。

别瞎花，别让人知道。”

王亚丽点头保证。

“果粒橙”这才把书包往屁

股后面一撂，一双三角眼重新

变得浑浊、执拗并且饱含怨气，

这也是常年吃苦而又欲望勃勃

的人惯有的眼神。这天他吃了

三碗面，留下一摞钱，也没到铁

架子床上折腾，就像条没根的

影子似的飘了出去。出门前，

他突然伸出手来，在王亚丽的

头上使劲胡噜了一把，把她的

头发弄得稀乱，接着又拿手掌

托住她的侧脸，用大拇指搓了

搓她脑门上的伤疤。而王亚丽

看着“果粒橙”的背影离开，竟

没体察出他的那番举动有什么

特殊含义。

而发觉事情不对劲，就是

又过了半个月以后了。

这半个月，“果粒橙”就没

再露面，但在王亚丽看来也很

正常。她认为对于“果粒橙”而

言，现如今的主要任务是一边

掩人耳目，一边筹备开店——

忙嘛，自然就没工夫找她。

街巷满是行人，王亚丽没

察觉到身后如影随形地跟着几

个人。她是在刚刚跨进一道铁

栅栏门时被人抓住了胳膊。周

边的空间骤然缩小，两个男人

一左一右地把她夹在中间。她

像个木偶似的被对方裹挟着，

连推带搡地往小区深处走去。

这一路不远，匆匆拐进最近的

两栋旧楼之间的那条消防通道

便停下了。通道窄小，没有路

灯，借着头顶两扇窗户的光亮，

她才看清夹着自己的俩男人一

个剃着大光头，一个挂条金链

子；而不管是大光头还是金链

子，他们裸露在外的胳膊上都

盘绕着密实而浓重的文身。

“别出声儿。”不知哪个男

人命令她，反正是东北口音。

“……没出声儿。”王亚丽

相当配合地说，又相当配合地

把手机往前一递。她自认为表

现得很理智：无论是电视里的

法制节目还是舍友们口口相传

的生活经验。而对方看竟没

接。他们一左一右，分头往别

处打量起来。王亚丽正在心里

打颤，就见大光头和金链子身

后闪出一个人来，穿身白衬衫

和黑西裤，留着个挺精干的小

寸头。小寸头和和气气地对王

亚丽开了口，也是东北口音：

“郭立城是你对象？”

王亚丽还哆嗦：“是。”

小寸头说：“知道他在哪儿

不？”

王亚丽继续哆嗦：“知道。”

小寸头说：“知道就说。”

王亚丽略一迟疑，就感到

一左一右两根硬物顶住了她的

两肋。这让她连哆嗦都哆嗦不

起来了。她说：“他在公司……

离这儿远着呢。”

小寸头却盯着王亚丽，一

字一顿：“老妹儿，你咋不能实

在点儿呢？”

王亚丽几乎拖出了哭腔：

“我哪儿不实在了？”

“ 要 在 公 司 我 们 能 来 问

你？我们就是从公司来的。”

伴随这话，左右两根硬物

又是一顶。王亚丽腿一软，但

也正是惊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反而让她把心一横：“你们

扎我两刀也没用，我这些天就

没见着他。要不我这就给他打

电话，他在哪儿你自己问。”

“看你也是个痛快人，要再

信不过你，就显得我们怪没劲

的了。再说天儿也挺晚的了，

惊扰了人家也不好。”小寸头的

口气仍是那么和蔼，还夹杂了

两分无奈，“不过你也体谅体谅

我们，哥儿几个在小区门口蹲

了一天了，找郭立城是真有急

事儿。如今他这一跑，电话也

不接，我们跟上面没法交代。

在北京，估计只有你能联系上

他，那就受累帮我们带个话，就

说他只要能回来，把事儿说清

楚，我们也不为难他。”话音未

落，两旁的大光头和金链子同

时掏兜，似乎要把揣在裤兜里

的硬物再掏出来展示一番。

说完顿了顿脚，锃亮的皮

鞋脆声一响，转身就走。大光

头和金链子也不再看王亚丽，

跟了上去。仨人的背影消失在

暗夜里，王亚丽这才张嘴大喘

一阵，同时冒出一身冷汗。她

又举起手机来，吃力地辨认着

屏幕上的数字按键，拨了“果粒

橙”的号码。

“你在哪儿？”

“带客户……”

“带你妈！”王亚丽破口就

骂，“你他妈的可真不白把我当

亲人，为你个孬孙，我差点儿让

人两肋插了刀……”

（选载之六）

（上接第 1版）人们生活在相互

依存的地球村，如果各自为

政、甚至以邻为壑，就会酿成

双输或多输局面。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加强

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但抗疫

过程中，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

不和谐的声音和做法，没有周

全地顾及到自身政策产生的

外部性问题，有悖于各方合作

共赢的期待。”他说。

展现中国担当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

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

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

性疾病的斗争”……观察人士

注意到，合作、合力、携手是习

近 平 主 席 讲 话 中 的 重 要 关

键词。

积 力 之 所 举 ，则 无 不 胜

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声明》，各方承诺加强国际

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峰会声明向世界传递出

团结一致应对疫情的积极信

号。”崔洪建评价说，现在各方

都使出全力的时候到了。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郑

重承诺：

——向出现疫情扩散的

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加大力度向国际市

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

防疫物资等产品；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定不移扩大改革

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积极扩大进口，扩大

对外投资……

“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支

持和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各方

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刘

作奎说，中国同世界携手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正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在好麦特看来，中国倡导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各

方共渡难关的关键。各国休戚

与共，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有效

应对病毒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

敌人。 （摘自3月29日《新华

每日电讯》孙奕 马卓言文）


